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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两路口体育场附近

发现一块
珍贵石碑

这块《陪都跳伞塔记》石
碑系重要抗战文物，目前陈
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李中石

作为 20世纪重庆最重要的
抗战遗迹，位于两路口的跳伞塔
与抗战胜利记功碑（即现在的解

放碑），同样是一个时代和精神的象征，是
重庆抗战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

它像一个誓言直刺苍穹，展示着重庆
人民“毋惧日寇，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英姿。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二楼，陈列的
《陪都跳伞塔记》石碑，就记载了抗日战争
最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修建跳伞塔，训练
滑翔机驾驶员和伞兵，准备反攻日本的历
史事实，是十分珍贵的抗战文物。这块石
碑收藏入博物馆，跟我多少有点关系。

重 庆 中
国三峡博物
馆陈列的《陪
都跳伞塔记》
石碑

重庆跳伞塔被列入保护文物

1942年4月建成的重庆跳伞
塔，是当时亚洲一流的跳伞塔。

1成为通讯员，我对跳伞塔产生兴趣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对台工作发生变化，成立不久的
重庆市对台办，急需开展对台对外宣传工作。

我成为市对台办的通讯员，开始写一些统战外宣需要
的文史题材和人物专访。尽管已进入社会新时期，但所有
对台对外稿件仍需要进行严格审查。

当时没有电脑，只能是手写。稿件完成，填写审查表，交到
市有关部门审查。审查表填写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政治面貌
等，然后盖上审查单位的印章再发出。

使用这些稿件的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晚报》
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福建前线《海峡
之声》广播电台等。海外华文报刊主要是面向各大洲侨
胞、海外华人的中文报刊。这些报刊使用的稿件，统一由
中国新闻社发出。

通讯员写的稿件经过审查，发到中国新闻社。如果
采用，就将通讯员用横排简体字书写的稿件，交给专门负
责誊写的人，改用繁体字竖排誊写。有时候也会将繁体
字竖排誊写的复写稿件，发回供稿单位，转给作者留存。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写了《陈
立夫与陪都跳伞塔》。当年，我偶然听到一位回渝探亲的
老华侨提到，位于重庆两路口的跳伞塔，是抗日战争时期
修建的亚洲第一座跳伞塔。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位于
两路口的跳伞塔，也是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的建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是风和日丽的晴天，就会
有不少青年在这里跳伞。我小时候就曾经到两路口，趴
在跳伞塔草坪外的铁栏杆上，观看年轻人在这里进行跳
伞训练。

当时，参加跳伞的年轻人，集结在跳伞塔的草坪上，跳伞
塔三角形状钢支架降下来，把穿戴好训练装备的青年，牵引到
塔顶，用钢绳吊上去，然后再放下来。

经过反复训练，当钢绳把降落伞和伞下的人，吊到钢
支架顶端后，跳伞的人就可以自己拉开吊环的开关跳伞，
或选择自动触发跳伞。

降落伞离开塔顶钢支架，缓缓落下，五颜六色的降落
伞，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在蓝天中绽放，跳伞员如神仙
从天而降，煞是好看。

每当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跳伞，伞花在蓝天中盛开，
年少的我，感觉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其乐趣，不亚于现在的
青少年观看体育比赛实况转播的感受。

2为轰炸日本，建“亚洲第一”跳伞塔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家乡的这座显得陈旧落伍的
建筑，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不但是中国第一，而
且是亚洲第一的混凝土跳伞塔！

为了解当年修建跳伞塔的情况，我到市图书馆历史
资料部查找资料。这个资料部，是国内保存民国、特别是
重庆抗战时期报刊最齐全的地方。当年《中央日报》《大
公报》《新民报》等报纸，对跳伞塔的筹备、建设都作了不
同程度的报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迅速发展成
为战时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重庆也就
成为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首要目标。

中国空军经过与日本侵略者多次会战厮杀，损失惨
重。1940年，中国空军飞机只剩下100余架，驻守重庆
的空军仅占四分之一，防空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在重庆
组建伞兵部队，加强空军建设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在顽强抵抗的
同时，已经在准备组建中国自己的伞兵部队，培养滑翔机
驾驶员，准备反攻时，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国民政府决
定修建这座混凝土跳伞塔。

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各省
设分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任常务理事长，负责筹建跳
伞塔。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陈立夫筹集资金50万元，
聘请我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先生设计，于1942年初，建
成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亚洲第一的跳伞塔。为纪念
跳伞塔落成盛典，陈立夫题写了《陪都跳伞塔记》。镌刻
于石碑上，竖立于跳伞塔下，以资纪念。

1942年4月4日，我国第一座跳伞塔在重庆两路口
建成，并隆重地举行了庆祝跳伞塔落成暨开塔典礼。

落成典礼与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于当天
下午3时在两路口合并举行，到会的有贺耀祖、白崇禧、
张治中、谷正纲、于右任等500余人。

贺耀祖、白崇禧致辞后，行开塔礼。陈立夫在军乐声
中把跳伞塔门的钥匙交给于右任。于老先生健步上前，
打开跳伞塔的大门，回首振臂高呼：“塔门已经开了，全国
青年上去吧！”

在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中，陈立夫率先进入塔内，登
上顶端平台，首批上塔人员从上面扔下许多木制滑翔机
模型，以及许多五颜六色的小降落伞以庆祝跳伞塔落
成。正好当天是民国时的儿童节，小孩子们欢呼，追逐，
场面十分热烈。

3四处搜寻，我发现跳伞塔石碑下落

重庆跳伞塔的建成，开创了中国跳伞运动先河，推动
了跳伞运动的开展。当时，在重庆甚至掀起了一股跳伞
运动热。

据重庆《大公晚报》报道，从1942年4月到1946年10
月止，参加跳伞的人数达七万六千多人。

掌握了历史资料，接下来就需采访相关单位。于是，
我用市对台办的介绍信去市体委采访。体委的接待者十

分热情，介绍称1954年重新恢复了跳伞塔跳伞活动
后，培训出王素珍、赵成英等22名优秀运动员，其中
有12人先后打破十项十二次飞机跳伞世界纪录。
这些纪录和成绩，他们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但问起陈立夫和这座建筑的关系，他们大多表
示“并不了解”。我又打探陈立夫题刻的石碑，他们
称，石碑已被推倒扔掉，不知下落。

当时我想，这块一米多长、60多厘米宽的石碑，
应该有一二百斤重，一般人是搬不动的，即使砸断也
不会丢得太远。我心有不甘，于是决定自己直接到
跳伞塔现场和附近去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距跳伞塔不远处的体育
场墙外家属区，一个自来水龙头处洗手时有了重大
收获。我发现在水龙头旁边，用砖头搭建了一个放
置洗衣盆的洗衣台，这个洗衣台板不是用的水泥预
制板，而是放置了一块光滑的石板，大小与当年报纸
上记载的石碑尺寸差不多。

第二天，我又带上电筒重返现场，对这块石板背
面进行详细检查，这才发现石板上面是平的，朝下的
背面阴刻有一些模糊的文字。这块石板，应该就是
陈立夫题写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真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正是由于石碑被当成洗衣台石板使用，当年幸
运躲过被砸烂一劫，才得以幸存。

4反复研读，我为碑文断句和标点

随后，我赶紧将这一情况向当时的重庆市博物
馆反映。博物馆方面十分重视，很快将石碑收藏入
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保存。

石碑上的文字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为完整介绍
这一文物，我在1942年4月5日的《新民报》副刊上，
找到了石碑全文。但原文没有断句、标点，在反复研
读后，我对碑文作了断句和标点。

碑文为：“孙子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斯言
也，自有空军降落伞兵种，而邻于事，实储经武卫国
之能者，所不可勿也。本会用是创建跳伞塔于陪都，
以谋普及此新战术之基本训练，且以激励国民之志
气。他日风行四方，鹰扬八表，庶以此为轫也欤。陈
立夫敬书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四日立”

不过，我详细考证后写成的稿件，送审时却出了
点麻烦。有人提出，陈立夫是著名特务头子，又是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宣传他不合适”。我当时
30多岁，年轻气盛，据理力争。我认为经过拨乱反
正，提倡实事求是，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后经
领导商定，稿件得以发出，由中国新闻社最后来决定
如何处理。没想到，稿件引起了中国新闻社的重视，
建议我从不同的角度，将原稿改写成两篇。

那时，还没有所谓著作权一说，中国新闻社将我写
的《陪都跳伞塔》，改为用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回忆，作者
署名为“周简段”，发表在《美洲华侨日报》的《京华感旧
录》专栏；而另一篇《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仍然由我
署名，在美洲、欧洲的几家华文报刊发表。

后来，陈立夫先生的亲属回渝探亲时，谈到他们
曾经将《陪都跳伞塔》和《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两篇
文章，读给年事已高的陈立夫听。陈立夫听后十分
激动，老泪纵横。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为自己能够对
当时还没有解冻的两岸关系起到一点推动作用，而
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


